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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拂过四峨梯田（外一首）

■ 马娟

当四月的和风吹拂过来
站在四峨山的梯田上

我听见古老的声响，炊烟的声音
汉唐屯垦的炊烟还未曾消散

一层层梯田，一行行大地写给岁月的诗篇
山风在读，云在读，我站在田埂上

也在读。从汉唐铺到今天
每一笔都是犁痕
每一划都是汗水

把脚步放轻，再轻一些
我怕踩碎山间的野花

那些细小的、叫不出名字的野花
也怕踩碎四峨山还没睡醒的传说

它们和野花一样藏在田埂的缝隙里
藏在云雾深处

四峨山很慢，风很慢，云很慢
时间不是一条直线
一层一层的梯田
从山顶盘旋而下

又从天边盘旋而回

做一只稻田里的青蛙

做四峨山梯田里的一只青蛙
守一汪汪春水在山间闲话

梯田一层一层，一级一级
像一架巨大的竖琴

弹奏出只有青蛙才能听懂的歌

春水安静，留守天空的倒影
水里有泥鳅有浮萍

在青蛙的叫声里，重叠所有的光阴

汉唐的炊烟和今天的炊烟
是同一缕。祖辈的汗和田里的水

是同一滴。稻田里的蛙鸣
是问候也是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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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跃平

龙舟记

清代诗人李嗣沆泊舟茫溪河畔，曾写下一
句“风光应不让西湖”，五通桥“小西湖”的雅
号，便由此而来。后来，画家丰子恺、徐悲鸿也
相继来此，一人赞这里春色宛若杭州，一人称
它是“东方的君士坦丁堡”。细品之下，这般评
价并非夸张，这片水乡确有这般韵味。

岷江的两条支流——涌斯江、茫溪河穿城
而过，将整座五通桥浸润在水色之中。五通桥
桥梁众多，尤以浮桥声名远扬。旧时，舟楫往
来不绝，盐船的橹声、商贩的吆喝、孩童的嬉
闹，混着湿润水汽，在街巷间萦绕不散。也正
因这得天独厚的水网条件，五通桥格外适宜举
办龙舟赛事。三百年来，龙舟鼓点伴着江河涛
声，早已融入这座盐城的血脉根基。

五通桥的底蕴，由井盐与水运托举而起。
商贸繁盛，民俗便随之兴起，龙舟会应运而
生，至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起初，它只是盐
工、船工的祈福仪式，渐渐发展成川南端午最
热闹的盛会。与别处祭祀屈原不同，五通桥祭
拜的是李冰。昔日盐船行于江河，险滩暗礁密
布，船工与盐商感念李冰治水凿井、护佑水运
平安，便将其作为祭祀对象，祈愿江河安澜、盐
船顺遂。旧时龙舟会均由盐商牵头，会首集资
筹办，各大行会、帮会纷纷打造龙舟参赛。《五
通桥区志》载，最鼎盛时，参赛龙舟多达百余
只，在川南地区首屈一指。每逢端午，方圆五
十余里的乡民扶老携幼赶来，田埂间、河堤上、
石桥边人头攒动，这般热闹景象，几代五通桥
人都记忆犹新。

1949年以前，龙舟是盐商与行会的脸面，
选材与做工都极为考究。大多由盐运木船改
装而成，也有将摆渡小舟拼接而成“双飞燕”样
式的。船头雕饰龙头，龙角翘立，龙须飘逸，船
尾饰以龙尾，鳞甲纹路清晰可辨；有的描金绘
彩，有的素身雕纹，各具风姿。部分龙舟船头
装有机关，可喷火吐水，在江面之上气势非凡；
有的挂满彩绸流苏，划行时摇头摆尾，灵动十
足。船身以红、黄、蓝、黑四色为主，分别对应
知名盐号与码头，一眼便可辨识，这正是井盐
文化的鲜活体现。1953年起，龙舟会改由政府
主办，场面愈发热闹，赛事项目也更为丰富。
龙舟形制日渐规整，桨手身着统一服饰，锣鼓、
旌旗配置齐全，不再是单纯的民间祈福活动，
逐步发展为集文化、体育、经贸、旅游于一体的
盛会。1988年，四川省政府正式给五通桥冠上

“龙舟之乡”的名号，2007年，五通桥龙舟竞技
入选四川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全国
独一份以井盐文化为载体的龙舟民俗，这份传
承总算有了更硬的名头。

每年端午那天，天刚蒙蒙亮，茫溪河就被
鼓声叫醒。老鼓手坐在船头，拿着鼓槌，一下
子就把水乡的睡意敲没了。小西湖两岸早就
挤满了看客，老人搬着竹椅坐在最前面，摇着
蒲扇，一脸期待；小孩拿着粽子、咸鸭蛋，扒着
河堤栏杆，踮着脚往江面上瞅；年轻人挤在人
群里，时不时高声议论，给认识的船队加油助
威。河堤上、石桥边、吊脚楼的阳台上，甚至岸
边的黄葛树杈上，都站满了人，眼睛全都盯着
河面，就等发令信号。信号弹一上天，龙舟夺
标就开始了。

五通桥的龙舟分22人标准大龙舟和12人
小龙舟两组，在500米直道上逆流往前冲，船
首劈开波浪，溅起的白浪花，跟盐场晒出来的
晶盐似的。每艘龙舟上，健儿分坐在两边，穿
着一样的劲装，肌肉绷得紧紧的，双臂发力，桨
叶入水特别整齐，溅起来的水花连成片，特别
有气势。船头的鼓手光着膀子，鼓槌挥得像下
雨，鼓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船尾的舵手稳稳
站着，手里攥着长舵把控方向，还时不时高声
喊两句；桨手们跟着鼓点，一起喊龙舟号子，调
子高低起伏，既提劲儿，又能让划桨动作保持
一致。号子声、鼓声、铜锣声，再加上两岸的助
威声，混在一起，这就是五通桥“最热血”的声
音。

竞渡结束后，就到了最热闹的抢鸭子环
节，这是龙舟会的保留项目，也是所有人最开
心的时候。当一只只肥麻鸭投进水里，锣鼓声
便突然变急，龙舟像小鱼一样穿梭，水手们划
得飞快，围着鸭子追。要是勇士能攥着鸭子，
奋力游回船边举起来，两岸立马就会响起雷鸣
般的掌声和欢呼声，笑声、喝彩声在茫溪河上
空飘好久。抢到鸭子不光有面子，还是个好彩
头，寓意一年顺顺利利、富足安康，这份简单的
快乐，顺着江水飘，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如果说白天的竞渡是热血沸腾，晚上的夜
游龙舟就不一样了，算是整场盛会的压轴
戏。天黑以后，四望关前礼炮一响，茫溪河畔
上万盏彩灯一下子全亮了，流光溢彩，把夜色
都染软了。河岸的彩楼挂着灯和旌旗，水面
上的彩船缀满霓虹灯、日光灯，五颜六色的光
闪来闪去，和水里的倒影连在一起，分不清哪
是灯光，哪是波光。江面上飘着点点漂灯，像
天上的星星落在水里，跟着波浪慢慢晃，把江
面铺成了一片光的海洋。彩龙在灯影里游来
游去，龙头龙尾在灯光下看得清清楚楚，桨手
们划着慢桨，船走得缓缓的，伴着丝竹乐声，
跟仙境似的，让人醉在这小西湖的端午夜里，
舍不得走。

三百年岁月流转，从盐商牵头的民间仪
式，到政府主办的文旅盛会，从只划龙舟，到加
入水上特技、花样滑水、川江号子表演、民俗展
演这些内容，龙舟会不只是一场竞技，成了五
通桥的文化密码。龙行五通桥，舟竞小西湖。
这片被江水养着的土地，在三百年里，从没有
停过龙舟的鼓点，从没有断过茫溪河畔的热
闹，“龙舟之乡”的名号，越传越响，成了川南大
地上一道不会褪色的民俗风景。

五通桥桥梁众多，尤以浮桥声名远
扬。旧时，舟楫往来不绝，盐船的橹声、
商贩的吆喝、孩童的嬉闹，混着湿润水
汽，在街巷间萦绕不散。三百年来，龙舟
鼓点伴着江河涛声，早已融入这座盐城
的血脉根基。

■ 郭明兴

竹溪唱响迎郎曲

嘉州城北三里，一条溪流逶迤而
来，名曰竹公溪。清同治《嘉定府志》有
载：竹公溪发源自云头山下，穿城绕郭，
流经悦来、棉竹、通江诸乡镇街巷，全程
二十六公里，最终于张公桥河咡口汇入
岷江。一溪活水润嘉州，千载奔流未曾
歇，这条滋养古城烟火生灵的溪流，乐
山人都亲切唤它为“母亲河”。

说起竹公溪，从来就绕不开古老
的竹王传说。东晋王隐《蜀记》里记下
一则久远往事：古夜郎之地，有女子在
溪畔浣纱，忽见一截青竹顺水漂来，竹
管里隐约传来婴孩啼哭。女子心生怜
惜，拾竹剖开，得一男婴，悉心将他抚
育成人，孩童长大后雄才大略，被后世
尊为竹溪王。西汉时，人们在溪畔建
起竹郎庙，也叫竹王庙，溪流也因庙而
得名。古老传说落地生根，伴着潺潺
溪水，一代代传了下来。

最让人驻足惊叹的，当属竹公溪
畔的九百洞崖墓群。古人依山就势凿
穴为墓，一百九十六座岩墓错落嵌在
山崖之间，古朴幽深，绵延十余里。走
近崖边细观石刻人像，梳着椎髻、身着
桶裙，眉眼轮廓间，尽是古时僚人风
貌。南朝时，这里本是僚人聚居之地，
竹王崇拜早已蔚然成风；及至隋唐，嘉
州商旅云集、市井繁华，竹王信仰更是
盛极一时。闭目遥想当年，每到三月
三祀神吉日，溪畔铜鼓铿锵、蛮歌四
起，香烟袅袅漫遍溪山，夜郎文脉随着
流水绵延，泽被川南山水。

一溪风月，自古萦绕文人雅韵。
唐代女诗人薛涛曾客居嘉州，栖身竹
公溪畔，揽溪山胜景，怀竹王遗风，挥
笔写下《题竹郎庙》：
竹郎庙前多古木，夕阳沉沉山更绿。

何处江村有笛声，声声尽是迎郎曲。
诗中有山有水，有景有情，写尽苍

山形胜、夕阳溪影、古祠风华，民俗虔
心，更道尽民间百姓对竹王的崇敬。
一首迎郎曲，因溪而生、因诗传世，成
了竹公溪最动人的文化注脚。

自此之后，文人墨客接踵而至。
北宋宋祁途经嘉州，吟出“山围杜宇
国，江入夜郎天”，一语道破竹公溪与
夜郎文脉的历史渊源；清代王士禛游
历至此，一首《嘉州竹枝词》鲜活灵动：

“竹公溪口水茫茫，溪上人家赛竹王。
铜鼓蛮歌争上日，竹林深处拜三郎。”
寥寥几笔，溪水苍茫、竹林幽深、民俗
热闹的景致跃然眼前，恍若让人身临
其境，置身其间。

竹公溪的底蕴，不止传说与诗行，
更沉淀着层层叠叠的岁月遗迹。白岩
山崖墓留存宋代游人题刻，镌刻着千
年的崖墓文化；溪畔薛涛寓居旧址“薛
地”，仍萦绕着诗人才情，为山水添染
一缕书香；清代张能鳞修建的张公桥
静卧溪波之上，历经风雨沧桑，看尽市
井烟火，已然成为乐山古城鲜明的文
化坐标。抗战时期武汉大学西迁乐
山，叶圣陶先生写下四首《浣溪沙》吟
咏溪光山色，更以“瓦屋三间，竹篱半
围，靠山面水”的极简笔墨，勾勒出溪
居的清雅恬淡。上世纪80年代初，电
影《神秘的大佛》取景白岩山洞窟，崖
壑幽奇、溪谷灵秀，让竹公溪伴着凌云
大佛共登银幕，从此走出乐山，被四方
游人熟知。

古韵融文旅，溪岸换新颜。而今
城市赋能溪河，竹公溪迎来重生蝶
变。堤岸修整加固、河道疏浚清淤、排
水系统升级，既留住了老溪岸的市井

烟火，又褪去了往日淤塞杂乱。溪岸
竹影婆娑，林荫蔽道，慈竹、斑竹、水竹
沿溪丛生，皂角、银杏、黄葛树虬枝参
天，香樟、芭蕉、肾蕨参差错落，满目苍
翠浸染两岸，涵养一方生态绿意。沿
溪一带先后建起竹溪春华园、白岩竹
溪公园、春溪体育公园，九百洞湿地公
园，一园一景、一步一韵，古老溪流摇
身化作生态人文走廊，成为乐山一张
亮眼的城市名片。

我常徒步沿溪而行，清风拂竹，竹
香绕身，满眼青绿铺展眼前，瞬间只觉
心境舒展，神清气爽。白日里暖阳漫
洒，木阁小院隐于竹树浓荫之间，静谧
安然；城区两岸高楼林立、车流往来，
呈现出现代都市的蓬勃气息；待到夜
幕降临，却是另一番风情，华灯倒映溪
面，灯火点点阑珊，游人缓步慢行，水
声清浅，光影迷离，一幅千年的民俗山
水长卷，在暮色中徐徐舒展，竟隐有几
分秦淮河的优雅夜韵。

青山含情，溪水有意。竹公溪的
美，绝非走马观花便能看透，只需放慢
脚步，踏岸寻幽，用眼观览溪山全景，
用心品读千年文脉。这一湾溪水，承
载着嘉州传说、文人诗韵、民俗遗风，
浸润着一方水土，也涵养出乐山人敦
厚质朴、坚韧向善的性情。

此刻静立溪头，晚风穿竹簌簌，清
韵漫溢林间，恍惚间似有古笛声穿风
渡水，悠然入耳。竹公溪饱经世事沧
桑，洗尽岁月风尘，终在今朝褪去旧
容，焕然新生。女诗人薛涛当年题咏
的迎郎曲，想必不只是一纸诗吟，实为
竹风溪水的深情和鸣，今时随竹影摇
曳，再度婉转唱响。古曲悠悠，萦绕在
嘉州山水之间，余韵清远，绵长无尽。

青山含情，溪水有意。竹公溪的美，绝非走马观花便能看透，只需放慢脚步，踏岸寻幽，用眼
观览溪山全景，用心品读千年文脉。这一湾溪水，承载着嘉州传说、文人诗韵、民俗遗风，浸润着
一方水土，也涵养出乐山人敦厚质朴、坚韧向善的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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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莎

嘉定书馆

待小女放学，我便急匆匆驱车赶往
嘉定书馆——听闻它正式开馆迎客，这
份期待早已在心底攒了好些日子。等
我们匆匆赶到时，已过七点，书馆早已
闭馆谢客。虽免不了几分遗憾，好在前
几日试营业时，我们已抢先参观过一
番；更庆幸的是，向家喜老先生的画展
仍在展出，我便带着小女，借着暮色与
室外景观区的柔和灯光，细细赏读这场
关于老乐山的油画盛宴。

小女的脚步停在一幅标注“八一九
事件”的油画前，转头望向我，满眼好奇
地问：“妈妈，日本人也轰炸过乐山吗？”
我浅笑着点头，轻声告知她，老乐山也
曾历经一段伤痛的过往。我慢慢讲起
日军轰炸乐山的“八一九事件”，从起因
到经过，一一细说；又指着油画里的残
院瓦砾、熊熊烈火，分明察觉到她眼底
漾起了一丝涟漪。趁着这份触动，我又
跟她说起古代的乐山，话音刚落，她忽
然眼睛一亮，大声喊道：“妈妈，育贤
门！这是育贤门！”

我抬手摸摸她的头，低声应道：
“是啊，这就是古老的育贤门。它静静
伫立在大渡河边，历经百年沧桑，默默
见证着乐山的世事变迁。“这位画家真
厉害，画得这么像，我一眼就认出来
了！”小女雀跃地说完，便咯咯笑着跑开
了。望着她的背影，我暗自思忖：画家
的笔尖，既是写实的描摹，也是历史的
记录，更是对一座城市深情的回望——
那些被时光淹没的细节，都在画布上
得以重生。

我沿着展线，逐一欣赏每一幅勾勒
老乐山风貌的油画，正看得入神，转身
时竟意外撞见向家喜先生本人。心头
满是欣喜，便与先生攀谈起来，话匣子
一打开，尽是家常。先生说，为了筹备
这场画展，他前前后后花费了整整两年
光阴。更让我意外的是，先生并非乐山
本地人，而是重庆万州人，与嘉州结下
不解之缘后，便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

索性举家搬迁至此。
谈及嘉定书馆与这场画展，向家喜

先生赞不绝口。这座坐落于乐山叮咚
街的书馆，本就是承载嘉州百年文脉的
文化地标，其“一馆一楼一场景”的空间
布局，更让人耳目一新。馆内的“不闻
茶社”，最是适合快节奏生活里的人们：
择一处角落，沏一壶清茶，选一本心仪
的书，便能享受片刻的宁静与闲适；若
是遇上晴好天气，还可移步室外，坐在
竹椅上，沐着暖融融的阳光，一边品茶
一边读书，身旁是青砖绿竹、碎石小径，
自在惬意。乐山人向来懂生活，无论平
日里多忙碌，茶与桥牌总归是少不了
的，而这室外景观区，恰恰满足了市民
们休闲小聚的需求。

书馆主楼更是集书店与文创于一
体，我们私下里都戏称它为“不熄书
店”。追溯过往，这座场馆古时并不叫
嘉定书馆，最初是嘉定文教馆，历经岁
月变迁，先后变身乐山县图书馆、乐嘉
小学，而后又回归图书馆的功能，直至
今日，才以“嘉定书馆”的崭新面貌示
人。也正因如此，这座场馆便这样亲历
了古嘉州“民族抗战”“育人兴邦”“文化
传承”三个重要历史阶段，镌刻着乐山
深深浅浅的文化印记，呼应着这座城市
精神内核的变迁；而此次嘉定书馆的修
缮与完善，更是为传承和弘扬古嘉州文
化，注入了新活力。

与先生畅快交谈一番，我对嘉定
书馆的理解，又深了一层。这时，小女
蹦蹦跳跳地跑过来，说自己交到了新
朋友——巧得很，那孩子竟是向老先生
的孙女。看着她俩在画间肆意穿梭，小
小的身影掠过一幅幅定格时光的画作，
时而对着育贤门的轮廓叽叽喳喳，时而
对着画中穿军装的身影好奇驻足，稚嫩
的提问像春雨般落在历史的土壤上。向
老先生的孙女指着一幅画里的纤夫说：

“爷爷说，以前运输货物就用这笨重的
大船，老百姓用力拉着船前进。”小女立

刻附和：“妈妈，那时的人们好苦！可现
在这里的灯光像星星，画里的乐山像故
事书里的样子！”

晚风轻拂过青砖黛瓦，带着竹影
的婆娑与淡淡的茶香。我望着两个孩
子手牵手的背影，忽然懂得，所谓文脉
传承，从来不是冰冷的陈列与枯燥的
讲述，而是这样鲜活的相遇与自然的
延续。向先生因一份守护与热爱，将
他乡绘成故土的模样；我因一段师生
之缘，与一段历史温柔相拥；而这两个
孩子，正借着画作与友谊，悄悄接过了
文化的接力棒。他们或许还不能完全
理解历史的沉重，也未必深知育贤门
承载的沧桑，但那些画作里的烟火气、
历史中的厚重感，已如种子般在他们
心中生根。

嘉定书馆闭馆的门扉虽隔绝了室
内的书香，却挡不住室外的光影与温
情。这里的一砖一瓦，都镌刻着时光的
印记；这里的一画一语，都流淌着文化
的血脉。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见证着
嘉州从过去走向现在；又像一位温柔的
使者，搭建起历史与未来的桥梁。那些
关于抗战的记忆、关于教育的坚守、关
于生活的热爱，都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
交织、沉淀，然后通过一次画展、一场相
遇、一段对话，传递给下一代。

离开时，小女回头望着灯光下的书
馆，轻声说：“妈妈，下次我们早点来，好
不好？我想看看里面的书，还想和好朋
友一起听向爷爷讲故事。”我笑着点头，
心中满是释然。

夜色渐浓，大渡河的流水声隐约可
闻，与书馆的灯光相映成趣。我知道，
这座承载着百年文脉的书馆，将会在无
数个日夜中，继续见证着嘉州的变迁，
也将会用它的温暖与厚重，滋养着一代
又一代人的心灵。而那些关于热爱、关
于坚守、关于传承的故事，也将会如同

“不熄书店”的灯火一般，在时光的长河
中，永远明亮，永不熄灭。

嘉定书馆闭馆的门扉虽隔绝了室内的书香，却挡不住室外的光影与温情。这里的一砖一瓦，
都镌刻着时光的印记；这里的一画一语，都流淌着文化的血脉。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见证着嘉
州的过去到现在；又像一位温柔的使者，搭建起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片
羽
时
光

暮秋岷江，覆着泛白天光
含金缀银，不觉清寒。

金光直白而温热，是落日
赠予江河的万千碎币。

江风里的银白，来自流云与白鹭
悠悠浮沉于碧波之上。

像远离尘嚣的残雪
又像人世化不开的清愁。

默诵韩江《白》的诗歌，沿江独行
岸畔榕影与棕榈层层错落

皆被视而不见。

目光沉落水波，于江流万千素色中
苦苦寻觅，那一抹
贴近梦境的纯白。

窗

幽室静坐，借剧集消磨长夜
情绪随剧情起落，如过山跌宕

辗转于云端与深谷。
俗世喧嚣慢慢远去

敏感的神经漫涨如潮。

不妨让思绪远走
无关逃避，无关荒芜。
在他人的悲欢故事里

总能寻得一枚
缓释心事的良药。

育贤门的虬根

育贤门红墙斑驳，尽是岁月苍老
黄葛古树盘结虬根，如虬龙盘踞
牢牢锁住一方旧土，执念深沉。

我也渴望扎根故土
偏偏骨血生不成缠绕的藤蔓。

漂泊异乡，无根而行
活得像一粒蒲公英的种子。

风来便辗转流离，心神无依
纵是俯身尘世

也再也扎不稳，一方新泥。

在岷江寻找一种白（外二首）

■ 源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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